
0707 东江小
2024年5月6日星期一首席编辑：陈珍珍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林夏东江小

邮箱：mmwbeyd@163.com

甜
蜜
的
事
业

■

黄
诒
高

信宜，被誉为玉都，其玉石之
美毋庸置疑，但当地自然风景之
美更胜一筹。我曾游览过信宜的
天马山、大仁山、马安竹海、中国
李乡钱排双合等地，每处景点都
让人收获颇丰，感受良多。而最
大的收获和感受就是：信宜水美、
山美、玉美、竹美、景美，美在自然
质朴，鬼斧神工！

天马山的美，是天然之美。
这里有湖光山色、古树老藤、溪流
飞瀑、怪石奇立、高山草原……简
直是信宜版的“香格里拉”、广东
版的“世外桃源”。拾级而上，只
见信宜天马山下一座“天湖”，像
镶嵌在青山里的一面明镜。溪
河，水流湍急，九曲十湾，河中怪
石嶙峋，鬼斧神工，石锁、石门、石
猫、石狗，形象神奇，引人遐想。
蝴蝶双飞瀑在深山密林的峡谷之
中，远看，犹如一只飞舞的蝴蝶。
瀑布如涓涓细流，从林木间穿流
下泻，形成了罕见的“森林瀑布”
奇观。登上半山腰，置身于数百
亩连片的八角林，七窍开通，神清
气爽，八角林这个天然的大氧吧
四季翠绿、香飘数里，给人以“返
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

大仁山的美，是真挚仁爱之
美。汽车爬到半山腰，汽车爬至
半山腰，一片开阔的道教圣地景
区呈现眼前，红砖墙、琉璃瓦的建
筑，古色古香。沿着大仁山主峰
的石梯，一级级往上爬，半山处已
觉山高岭峻，气势雄伟，奇峰隐
现，云雾缥缈，怪石嶙峋，松涛阵
阵。登山路上，更有民间传说中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八位仙
人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何仙
姑、蓝采和、吕洞宾、铁拐李和曹
国舅的雕像。朦胧中，仿佛看到
八仙各自拿着宝物，各显神
通：铁拐李拿着一副铁
拐和“宝葫芦”，汉

钟离拿着宝物蒲扇，何仙姑驾着
仙鹤，韩湘子乘着凤凰，吕洞宾手
握宝剑，张果老骑着毛驴，篮采和
提着花篮，曹国舅背着口袋子，八
仙姿态各异，如导游般一路上引
领游客往上攀登。越往上爬，山
路越陡峭险峻，到了天梯，石级如
一垂直的云梯，加上遍地茂林修
竹，处处鸟语莺啼，拾级而上，山
高路窄，犹如登天一样，仙气缭
绕，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

马安竹海的美，是幽静之美，
生态之美，乡村振兴之美。平塘
镇马安村，深山大岭，土地肥沃，
雨量充沛，毛竹茂盛。遥望三万
多亩马安竹海，群山连绵，峰峦叠
嶂，竹林连片，苍翠欲滴，可跟五
百里井冈山翠竹相竞美。我乘车
来到马安村，站在高处，举目远
眺，满目苍绿，竹涛阵阵，气势蔚
为壮观。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心
旷神怡，尽享竹乡的韵味及与大
自然的亲密接触。

中国李乡·山水双合的美，是
甜蜜的美，乡愁的美。我站在水
景廊桥，品味当地“银妃”三华李，
欣赏水上微坝景观、观水栈道、艺
术果园、绿植景观等凸显岭南山
水乡村特色，富有客家文化和时
代文艺气息的景点，山水相融、一
步一景、移步换景，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那天夜晚，我还游览了热闹
非凡的窦州里文化创意街夜市，
仰望旁边的中国牙雕纪念
馆，深感信宜高质量发
展的巨大步伐。

三月的羊城，万物复苏，鸟语花香，到处
欣欣向荣。

3 月 16 日星期六，春光明媚，暖风送爽。
闲来无事，我邀两女儿去村路口看木棉花。两
小只一听，立马欣喜雀跃，蹦跳着拍手掌，开心
地叫道：“去看木棉花啦，去看木棉花啦！”

其实村口的木棉树离家不远，200米左右
的距离。只是平日都有交通工具出入，行色
匆匆，鲜少有机会停留。

现在，天气渐暖，羊城的市花木棉花也嗅
到了春的气息，次第盛开，花红如火，尽染长
空，煞是好看。村口的木棉树也不例外，每天
路过时看到树上逐渐灿烂绽放的花朵，很是
有冲动停留驻足欣赏。

村口这棵木棉树，树龄不详。听丈夫苏子
说自他记事起这树就一直存在了。这树高20多
米，树干粗直长有短刺，树冠整齐呈伞形，枝轮
生，水平展开。时值3月，于枝梢近旁，先叶开
放，丛生红花，花萼杯状，花朵径达8～9cm。满
树殷红的花，如火如荼，映衬无边春色。

我和孩子们步行来到村口，站在木棉树
下，在孩子们“啧啧”称奇的感叹声中仰头观
看这参天擎日的木棉树。

看着孩子们一脸的好奇，我赶紧向他们
输出木棉树的相关小知识。

“孩子们，知道你们家乡的城市叫什么
吗？”

“广州。”6岁的小妹妹脱口而出。
“对的。广州又叫什么名字？”
“又叫羊城。有五只羊的羊城。我在《童

声童戏》里听到的。”8岁的小姐姐慢悠悠地说，
一如她的性格，遇到啥事都不急不慢的。

“ 对 啦 。 那 你 们 知 道 广 州 的 市 花 是

什么吗？”
“不知道。”姐妹俩异口同声地答。
“广州叫羊城，也叫花城。它的市花是木

棉花。广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鲜红的木棉
花又叫英雄花，民间有种说法‘英雄花开英雄
城’。你们再看看这木棉树有什么特点？”

“长得很高、很直、很大。大得我和姐姐
两个人才能抱得住。”

“对啦，妹妹观察得很仔细。”我摸摸妹妹
的小脑袋，接着说，“木棉树笔笔直直、顶天立
地、正气凛然。它映照出广州人昂扬向上、奋
勇争先的豪迈气概。你们作为广州人，也要有
木棉精神，脚踏实地、积极向上、正直善良。”

“哦，知道啦，妈咪。”两小只似懂非懂地
点点头。

“小朋友们，快过来，这边有很多刚掉的
木棉花，我们把它们捡回家再晒干用来煲汤
吧。”我走到木棉树的另外一边，发现地下已
掉落不少木棉花。

“好咧，妈咪，我们马上过去啦。”两小只
像小兔子一样飞奔过来，“妈咪，木棉花可以
吃的？”

“木棉花有清热解毒祛湿的作用，我们把
好的捡回去，洗干净再晒干就可以用来煲骨
头汤啦，这款汤美味可口。”

三个人合力，不一会儿，就捡了满满一大
袋漂亮的木棉花，我们载着欢笑，带着满足，
踏步归家。

天空依旧蔚蓝，阳光和煦，春风荡漾，木
棉树上的花朵在春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村
口这棵木棉树犹如一位忠诚的卫士数十年如
一日，神采奕奕地注视着矮岗村的寒来暑往，
守卫着村民的健康平安，岁岁年年。

“凉粉，豆腐花！”
街上传来一把熟悉的叫卖声。
我赶紧跑出阳台，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已整一冬天不见的卖糖水的老伯，正骑
着搭载两锅糖水的三轮自行车，从家楼下迤
迤然而过。

看到这位长得有点像港片黄金配角午马
先生的老伯，我恍然惊觉，夏天真的来了，老
伯家里的凉草又长好了，又可以吃上他制作
的原汁原味的凉粉糖水了。

在酷热难耐的夏日里，吃上一碗清甜解
暑的糖水，不仅满足了味蕾的享受，也是一件
令人心情愉悦的事。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读小学的时
候，化州老城区的糖水档是专门卖那种甜薯
糖水的。

每天黄昏过后，夜色低沉下来，在解放路
和惠南路一带经营小吃的老街坊，就收拾好
家当出街摆糖水。

糖水档就摆在河西幸福路与民主路交界
的十字路口旁，以及民主路与陵园路交界的
新飞马路口处。几张低矮的简易折叠木桌连
在一起，拼成一条长长的桌子，桌子两旁摆上
单人座的小木凳。烧煤球的炉灶上放置一个
硕大的铁锅，煮着一大锅沸腾的糖水。在煤
油灯的映照下，店家端着半碗的甜薯面糊，拿
一条不锈钢勺子，把面糊沿着碗边一勺勺刮
下锅里。落到沸水里的面儿上下翻滚几下即
熟，浮起在整锅糖水的表面，像是铺了一层白
白胖胖的蚕宝宝，这就是当年化州老街坊常
吃的甜薯糖水了。

当年的糖水档里，除了现做现卖的甜薯糖
水，还有绿豆、红豆、莲子、薏米、银耳、西米等
糖水配料，这些配料已煮熟沥干水分，单独盛
在一个个大碗里，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
择搭配。可以在甜薯糖水里加一样或几样的
配料，也可以不要甜薯面儿，选择纯糖水加配
料，变成绿豆糖水、红豆糖水或杂锦糖水。

记得每天下晚自修，在幸福路十字路口
的那家糖水档是我从化州二小步行回家的必
经之路。每次路过，那飘浮在空气里甜丝丝
的味道，混着甜薯特有的香气，让人犹如闯进

一个甜蜜的包围圈，垂涎欲滴。
去糖水档吃糖水，对于当年的大多数家

庭来说，都是一项额外的支出。记得我曾经
向父亲提要求想吃外面买的糖水。父亲的答
案永远都是，“不要吃外面的东西，买包清补
凉回来煮好加糖就是。”所以，每天下晚自修
经过那家糖水档，我都感觉自己像是在穿越
着糖水守军的封锁线，如果意志不够坚定，就
会被这美味的糖水给俘虏了。

记忆中，年少的我也曾拿着自己平日攒下
的零花钱被这糖水俘虏过几次。依然记得当年
吃糖水的情景。我喜欢挑选靠近店家的桌子，
让店家在糖水里装半份甜薯面儿，再加半份西
米，坐下来慢悠悠地吃。一边吃一边看店家现
场制作糖水的主料——甜薯面糊。已去皮洗干
净的甜薯仔一个个白白胖胖地装在盆里，店家
用刨具把甜薯仔逐个刨丝磨碎，再撒上木薯粉，
拌成一大盆面糊。主料完成后，店家用大碗装
上半碗甜薯面糊，只见其拿起勺子沿着碗边不
停地刮这面糊，手起勺落，一条条面儿在沸腾的
糖水里瞬间变成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店家的手
势极快，犹如在进行着一场精彩的手工表演。
这糖水里的“蚕宝宝”吃起来，绵软香糯，混着未
磨碎的甜薯小颗粒，风味独到。

在甜薯糖水的陪伴下，我们渐渐长大，读
中学了，学校离家里远了许多，以前可以步行
回家的那段悠闲路途，变成了每天骑自行车
的紧张往返。不久后，我们家又搬离了老城
区。不知不觉间，发现年少时这些熟悉的糖
水档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影踪。

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现在大街小巷开
满了各式的糖水店，卖广式糖水，卖年轻人喜
欢的奶茶，吃糖水已经不是家庭的额外支出，
想吃就吃。只是，寻寻觅觅，却再也找不到当
年的那款甜薯面儿糖水。

每当路过糖水店，见到小学生模样的孩子
在快乐地吃着糖水时，我总会想起下晚自修回
家的路上，囊中羞涩，忍着口水，穿越糖水“封锁
线”的情景，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凉粉，豆腐花！”
悠长的叫卖声又在街头响起。

“阿伯等一等，买一份凉粉！”

糖水记忆 ■黄海樱

村口的木棉树

在节假日，我和发小重生
间或探讨某种液体的清浊浓淡
或者与清醒关联的间歇性失常

这，有别于年少轻狂时的牛气冲天
那时，鉴江浮船上清风明月
我们尚可以来个深水炸弹
可以长风破浪，拥抱天下
在反复的推杯换盏中指点江山

但现在，周身的刺芒逐渐消褪
坚硬的言语早已柔软
曾经铿锵的豪情，早已还给唏嘘岁月

轻举杯 深入喉 舒展眉
嘴角残沫留香
重生又恰到好处把杯盏满上
于是，久违的诗书

一下子照亮茶台
月光蹿入，打捞地面寂寥剪影
引发如影随形的间歇性失常

月色依然匍匐
久久不愿归去，而话题
总在意外处结束
毕竟，我们已经不年轻了

白驹过隙，坐看云起
曾经激情燃烧的河流
偶尔激起涟漪，经年堆积的厚重
给清风一一消散

当然，这些无伤大雅的假日探讨
总是有益身心健康，世间万物
依然静谧美好
值得我们且行且珍重

假日探讨：关于间歇性失常
■黎丹

玉都印记
■黄景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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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妍


